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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5万以上的酬劳，那可能会被
组长“邀请”去纹身，纹一只手是2.5
万元，纹全身是 10 万元起。
　　作为新人，第一个月没有业绩
可以原谅，到了第二个月，就要遭
受体罚。在闵永星的讲述里，办公
楼的 4层是专门用来体罚的地方，
整个楼层目测有上千平米，他多次
被带到那里，被人用PC管抽打，“身
上常是青紫的”。
　　“上班”的时候，如有机会，
闵永星会告诉“好友”自己被困在
诈骗集团，并让对方帮忙联系朋友
和亲人。今年已经 44 岁的闵永星离
婚后，孩子跟着母亲生活，已经没
有直接联系。他能联系的亲戚只有
家里的叔叔，还有两个朋友。
　　为了防止被发现，闵永星会及
时删掉违规的聊天内容，但后来公
司换了一批手机，可以监控使用者
的操作痕迹，自那以后，很少有人
再敢私自联系外界。
　　三个月没有业绩是公司的底线。
“到了这一步，要么被打得很惨，
要么被卖去其他公司”，闵永星属
于被打得很惨的那类。

三次搬家，再次建起“铁皮房”

　　从进入园区的第一天起，闵永
星就在寻找逃跑机会，但几乎没有
可能。平日里，所有人都不能靠近
焊死的窗户，园区里外有几百个持
枪的保安，若敢越过雷池半步，保
安很可能开枪。
　　闵永星也想过利用缴纳赎金的
办法脱身，但在此之前，公司里曾
有过交了钱也不放人的先例，最后
不仅人没走成，反而赎金越交越多。
　　第一次逃跑的机会出现在 2023
年 10 月。当时，瓦邦勐能县迎来了
一次针对电诈行业的大规模打击行
动。
　　根据佤邦新闻局媒体 2023 年 10
月 14 日的公开报道，当时，佤邦司
法委干警与驻地部队官兵通力合作，
在邦康、勐波、勐能三地一举端掉
20 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抓获涉
案人员 2680 人。其中，包括 2350
名中国籍人员，查获电脑 1370 台，
手机 5207 部。
　　彼时，身在电诈园区的闵永星
并不知道外界的打击行动。但他清
楚记得，2023 年 10 月 13 日这天，
老板询问过大家是否有人意愿交钱
回家，一人 25 万元。据闵永星说，
共有 80 人报名，大家交给公司的赔
偿金从十几万到二十多万不等，他

也报了名，但当时只能凑到2万元，
最后，有 60人被送了出去，他怀疑，
那是公司交给军方的人。
　　那次打击行动之后，勐能县原
县长肖岩块（何春田）被认定为电
诈集团人员，公司也不得不搬离勐
能县。2023 年 10 月 20 号，闵永
星坐上一辆“后八轮”的土方车，
“五六十人挤在一起”，和全公司
400 多人被送往一座矿山。“这个临
时落脚点可能是有所准备的”，闵
永星记得，到达矿山时，已经建好
了一座铁皮房（园区里的人管它叫
“仓”），大家临时在那里落了脚。
　　相较于勐能县设施完备的公司，
矿山的铁皮房比较容易出去，一天
晚上，闵永星和同伴们围在一起，
合计着逃跑，陆陆续续有 70 多人表
示愿意一起逃，但等到晚上去开门
的时候，只有23个人冲了出去。“一
到外面我们就慌了”，闵永星说，
一方面周边荒凉，不知道要往哪里
跑，另一方面，逃跑的人数太少，
一旦里面的保安追出来，恐怕也无
法抗衡。果然，十几分钟后，里面
的人就开车追了出来，结果 18 个人
被押送回铁皮房，5人跑进山里不知
去向。
　　在矿山躲藏了 20 多天后，听说
军方的打击还在继续，公司组织大
家继续“搬迁”，这一次，他们钻
进原始森林，到了江边一个窝点。
汇集到江边的还有其他公司，据闵
永星不完全统计，陆续有 1700 多人
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
　　江边的生活堪比露营，晚上，
大家钻进竹棚睡觉，头顶上盖上塑
料布，几个人用一床被子，每天就
吃放了盐巴的稀饭度日。在江边的
时候，闵永星已经不敢再逃。他们
看见，另外一家公司有三个人试图
逃跑，其中两个人丢了命。
　　2023 年 11 月下旬，公司搬离江
边，来到了掸邦万海华盛园区，在
万海住了一两个月竹棚后，公司重
新建起了铁皮仓，在这里陆陆续续
恢复了“业务”。闵永星目测，园
区里一共有 17 个仓，大概运营着 15
家公司。
　　由于一直没有业绩，此时的闵
永星已经被送进了“严管组”。严
管组的成员每天有例行早、中、晚
三次的蹲马步体罚，回到宿舍后，
彼此不能说话。此外，中午开饭时
也不能到食堂吃饭，只能在工作区
打饭，业绩差的人最后打，“轮到
我的时候已经没什么菜了”。
　　2024 年春节前，闵永星再一次
请“客户”帮忙联系家里，公司发

现后，他被狠狠打了一顿。“先用
电棍，然后往鼻腔里灌水，十根牙
签一起扎进手指”。那之后的四个月，
他身上都是黑紫色的淤青。有一次
老板说他“死期将至”，问他有没
有什么想吃的，闵永星当真想了想，
说出了“吃西瓜喝冰水”的愿望，
结果又被嘲笑一番。

“里面的人都会回家的”

　　对于组长、总监们的嘲笑和谩
骂，闵永星已经“免疫”了。“他
们不过是一群亡命之徒”，闵永星
只能以“反面教材”存在，组长开
会时会说，“没有业绩，就要像‘王
林’（闵永星花名）那样被打”。
　　2024 年 8 月，老板“霸道”选
了七八个人，到园区外的一个四合
院打杂，闵永星是其中之一，“他
们觉得我已经被打得言听计从了”。
闵永星推测，老板们住在四合院，
是预防有人突然来查，方便跑路，
在老板的房间里，他看到了枪支、
毒品和现金。
　　“洗衣，做饭，收拾屋子”，
在闵永星的讲述中，老板们早上 10
点起床后，他就没有闲暇的时间，
因为长期沾水吹风，他脚底都是裂
开的。
　　到四合院后，他可以独自住在
厨房，没有了业绩压力，很少再被
殴打，甚至活干得好，老板们还会
给一些钱。
　　更重要的是，他有了接触本地
人的机会。
　　闵永星说，自己曾从事过餐饮
行业，做饭好吃，老板们也喜欢吃
他做的鸡汤。在园区内部，一只鸡
要 480 元，于是他从本地员工手里
以 100 元的价格收购本地家养鸡，
再以 200 多元的价格卖给公司里的
人，从中能赚 100 多元的差价。
　　他用赚到的钱去“讨好”本地人，
并尝试借用他们的手机联系家人，
“用一次我就付给他们 100 元”。
　　在与本地人接触的过程中，闵
永星会放出“我家很有钱，我想回
家”的信号，他还会让有手机的人
看他以前的抖音账号，在他的视频
里，他多穿着皮鞋，系着名牌腰带。
他希望以此吸引对方，找到那些愿
意为自己“行方便”的人，闵用星说，
他在里面攒下的钱也是为了将来逃
跑铺垫。“身上一分钱没有是不行
的”，准备之下，他只差一个成熟
的时机，就逃离这里。
　　机会终于来了。
　　2024 年 12 月底，闵永星发现老

从缅甸电诈园区归来，他在网上公开征集证据

板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他打听得知，公司
被转卖了，“我很担心新的老板会把我送回
铁皮房搞诈骗”。
　　2025 年元旦前，“霸道”等公司领导拿
钱离开，闵永星说，四合院里养了一只从山
里抓来的小熊仔，临走前，他们把熊杀了吃
掉。2025 年 1 月 2 日，新老板接手了公司，
那天早上 5点，正在厨房睡觉的闵永星发觉
有人推门开灯，新老板见他还在，便关灯离
开。“我必须得走了，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他心想。
　　按照以往经验，老板们一般会在 10 点
之后起床，找他干活。当时天还没亮，闵永
星就找机会离开了四合院，“从6点到10点，
我只有这 4个小时的最佳逃跑时间”，在逃
跑途中，闵永星用身上的钱寻得了一些帮助。
　　从缅甸万海园区到位于中国普洱市的勐
阿口岸，闵永星用了 8天。途中，他仍掉了
穿了 2年的睡衣，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晚
上就住在本地人家里歇脚。
　　1月 10 日，闵永星从普洱市勐阿口岸进
入国门，由于他出境时没有合法证件，依据
我国出入境管理法，普洱市西勐佤族自治县
公安局向他下达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
缴纳 3000 元罚款后，他正式入境，告别了
缅北。
　　补办电话卡后，闵永星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那个骗他来云南做生意的朋友发了条
消息，“我从缅北万海华盛园区安全归来，
接下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一件都不会漏”，
同时，他也把这条消息发到了社交媒体上。
　　“我好像老了 20岁，再也回不去了”，
从缅北回国后，闵永星并不忌讳在朋友圈和
视频账号上透露自己的经历，但始终不愿意
放上一张现在的照片，“手指伸不直，说话
不清楚，头发白了，记忆力也下降了”。
　　闵永星回国之后的第二天，他关注到一
个名叫王星的演员，也从缅甸诈骗集团被解
救回国。“我们名字里都有星字，朋友也喊
我星星，他用了三天脱离了诈骗集团，而我
用了 22 个月”。
　　“里面的人都会回家的，只是时间问题”，
闵永星想说出自己的经历，也是希望更多被
困其中的人能早日回家。
　　眼下，闵永星每天都关注着中缅泰三国
联合打击诈骗组织的最新动态。
　　2025 年 1 月底，中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
先后赴泰国、缅甸，就进一步加强中缅泰三
方执法合作，建立联合打击犯罪机制，共同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人口贩运等跨国犯罪达
成一致。
　　2025 年 2 月 5 日，泰国切断了泰缅边
境缅甸地区 5个地点的电力、供应及互联网
连接；2025 年 2 月 12 日，缅甸向泰国移交
261 名电诈园区被解救人员。泰国副总理兼
国防部长普坦还表示，缅甸近期还将向泰国
继续移交约 7000 名电诈园区人员。2月 15
日凌晨，将王星骗至境外、非法拘禁的 10
名要犯归案并被押解回国。2月 20 日，妙瓦
底地区首批 200 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
经泰国被中国公安机关押解回国。
　　“我不会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闵永
星说，他曾在园区里向家人发送过部分内部
的情况，并且已将这些资料交给警方。
　　回国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征集
线索的悬赏视频，“里面的人，他们可以看
到我的账号”，他希望看到视频的“内部人”
能向他提供更多证据。他记得，园区里有 9
个人伤害过自己，他希望有一天，这些人可
以被法律制裁。

■北青深一度 记者 石爱华


